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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光宗：以权利为中心构筑人口政策体系——重读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感怀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中国人口学说史上，以“新人口论”一文卓然立世的马寅初先生在岁月激流

的淘洗中依然是砥柱中流，成为后人后学追慕的先贤圣哲。学追慕的先贤圣哲。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表明，世间的真、

善、美不仅不会被历史遗忘，反而会随着时代的进步更加凸现其耀眼的光芒。  

 

    马寅初的精神风骨  

    第一，注重调研，实事求是。马老的观点不是想当然的空穴来风，而是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深刻地体

现了民本思想，完美地结合了理论和实际，所以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表明，世间的真、善、美不仅不

会被历史遗忘，反而会随着时代的进步更加凸现其耀眼的光芒。 

    马老作为爱国爱民的一代学界领袖，对人口问题的关注早有时日。早在1920年，他就发表了第一篇有关人口增长率

计算问题的论文。1928年在“现代新经济政策”演讲中，他即对人口的迅速增长表示惊诧，并提出了“节制生育，减少

人口，移民，教育”等主张。 

    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之后，马老于次年前后三次到浙江视察，走访了黄岩、乐清、温州、永嘉、宁波、嵊县等地。

他最重要的发现是：我国的人口增长率太高了。每年增长22‰，甚至达到30‰，每年净增人口1300万。 

    在调查的基础上，马老于1955年写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发言稿。1956年，利用去上海、浙江视察的机会，再

次补充调查，完善建议。之后当“新人口论”遭遇非学术、不公正的批判之后，也正是因为相信文章是建立在科学调研

的基础之上，是完全地从国情出发的，所以马老坚信真理在他那边，也就理直气壮地拒绝检讨。  

    第二，独立思考，虚心做人。马老身上完美地体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北大精神。最初，马老在征

求“控制人口主张”意见的过程中，多数人反对，认为这和马尔萨斯的主张无异。马老认为大家是善意的，就收回发言

稿，并继续调研、修改和补充。在向国家提交新人口论建议之前，马老曾特意在北大大饭厅公开演讲人口问题和计划生

育主张，虚心征求师生意见以完善自己的观点。  

    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年第2期马寅初人口科学论坛：重温的价值，铭记的意义第三，坚持真理，铁骨铮铮。 

    中华先贤、儒家亚圣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马寅初常对人说∶“言

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

言。” 

    大智即大勇。当年，蒋介石气急败坏时曾说马寅初是“嵊县强盗”，马寅初则说自己是“嵊县强道”，而蒋介石之

流不是“大道为公”而是“大盗为私”。正义加雄辩，令举国景仰。多年亲历国民党的腐败之后，马寅初曾说：“为了

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共产党走的！”马本初先生的三个孩子都是由祖父马寅初取名，孙女命名思润，长孙命名思

泽、次孙命名思东。三个名字中都包含着对毛泽东的景仰与信赖。  

    1927年12月19日，在杭州北大同学会举行的纪念校庆二十九周年集会上，刚刚脱离北大经济系的马寅初发表了题为

“北大之精神”的演讲（此文收入了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的《马寅初演讲集》第四集）。关于北大传统的概括，历来

五花八门，而马老的说法最为别致，不但涵括“精神”，而且包括“主义”。 

    在马老眼里，为了国家与社会，“虽斧钺加身而毫无顾忌”就是“北大之精神”而且“永久不死”，可以说抓住了

根本。“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马老的精神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附带声明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

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马寅初精神不愧为20世纪的

中国留给21世纪的人类一笔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仁者留其名。如果马老当年屈服了，马老还是我们心目中的马老吗？“虽千万人，吾往矣”

的决绝和气概成就了马老的伟大。马老以其傲人的风骨在暴风骤雨、泰山压顶的严峻岁月里坚定地实践了“求利当求国

民利，求名当求身后名”的非凡抱负。  

    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两个深刻见解  



    事实证明，马寅初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至今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面对后马寅初时代复杂的

人口形势，马寅初先生如果还健在的话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根据新的形势，我们需要特别关注马老以下两个深刻见

解：  

    首先，主张生两个孩子。按马老的原话说：两个有奖，三个有税，以税作奖，国家没有负担。当我国在以一胎化

为主导的人口政策引领下持续多年地实现了低生育水平之后，我们蓦然发现：到了家庭生命周期的中后期，独生子女家

庭本质上是高风险家庭，以成年独生子女为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高风险社会，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和人口转变的深

化，人口发展的风险在悄悄积累。  

    人无近虑，必有远忧。我们要在未来确保人口发展的安全性，就应该回头看看“新人口论”提出的卓越主张所包含

的真理，不仅继承马老的精神，而且实践马老的主张，认真考虑马老“生育两孩”观点的合理性。 

    回想20世纪70年代，“一个少了，三个多了，两个正好”如何深得民心！正处在历史关口的中国大陆需要大声疾呼

“计划生育文明”。 

    孟子的“仁政”主张对我们在计划生育政治的层面上落实民本思想也可以提供很好的启示.。他说：“民为贵，社

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又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

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仁政”即“王道”。“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

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在孟子的大同理想中包含了温暖的

关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以这样的尺度来衡量现实和未来，我们的

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确任重道远。  

    其次，胎儿也有生命权。我们要建立起对生命的信仰，这将有利于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恢复自然平衡。以人为本

的计划生育就是要降低和控制非意愿的怀孕、生育和非意愿的不孕不育以及非理性的怀孕和生育。 

    马老为什么不赞成人工流产呢？针对卫生部严格限制人工流产规定，他主张“不造成以法令或权力限制人工流

产”。一则因为这是杀生，孩子在母体里已经形成，有生命权。二则会伤害妇女的健康，使之一生多病。三则会冲淡避

孕的意义，如果允许人工流产，年轻夫妇就会将希望寄托在人工流产上，不去避孕；尤其是男子，对避孕不负责，对妇

女造成不公。四则会增加医生的负担，造成很大浪费。五则主张避孕和推迟婚龄和超生征税。  

    最初著名民主人士邵力子先生主张计划生育的发言也得到马寅初先生的大力赞同。但是，马寅初在计划生育采取什

么方法的问题上却与邵力子有一点分歧。他们都主张避孕和推迟婚龄，但马寅初坚持反对人工流产。他认为有比人工流

产更好的办法。这就是“最好是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对只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加以奖励，而对超过两个孩子的父母要

抽税。”  

    “新人口论”给我们的启示  

    时至今日，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发生了重大演变。随着低生育水平的实现和稳定，人口爆炸的风险已经大大缓解，但

伴随生育水平下降而来的新的人口问题却接踵而至。显然，一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习马老的科学态度和人文关怀，勇于继

承马老的思想遗产；另一方面又不能固守马老半个世纪前的观点。例如，时代不同了，计划生育的理由已经不再是计划

经济。 

    众所周知，1957年5月，马寅初先生在“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社会主义经

济就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1957年

7月，在“新人口论”一文中再次强调：“一般人往往不够了解，一个孩子要求家庭的开支，还抵不上要求国家的开支

大，因此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③ 

    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马老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福利供给型的短缺经济对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需求压力非常敏

感，人口增长的分母效应、消费效应非常强烈。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口的确不是简单的“增长型人口

陷阱”，而是“制度型人口陷阱”。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和社会变迁逐渐使中国走出了“低水平均衡的制度型人口陷阱” ，是有目

共睹的。因此，我们需要坚持“两点论”，达成这样的价值取向：即以马寅初的精神和方法来研究后马寅初时代的新人

口问题。  

    如果说马寅初所处的短缺经济时代主要面对的是福利性资源供给短缺型和供给约束型的人口问题，那么进入21世

纪，在低生育水平相对稳定之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将主要是权利约束型的人口问题。  

    马寅初先生著述字里行间充满了人民、对育龄妇女的关怀，也就是说，“尊重权利”也是马老新人口论非常重要的

元素。譬如，他明确主张“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

⑤马老虽然对妇女健康落墨不多，但态度明确和坚决。 



    关照女性的意识在“新人口论”中表露无遗。马老以上海国棉二厂为例说明，生育率太高所导致的工人住房拥挤、

要求困难补助，因妇科疾病而造成缺勤、家务繁重和营养不良导致健康不佳，因子女多无法学习文化以及降低了政治上

的进取心等。他实际上谈到了妇女的发展、健康、权利以及生育的机会成本等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核心价值观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如果这一点是坚定不移

的，那么站在战略的高度，人口问题已经从过去单一的控制问题变成投资问题、开发问题、控制问题、保障问题、发展

问题、补偿问题等复合的问题。  

    我们学习马老不能故步自封，而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以数量为本的人口观过渡到以人为本的人口观，最关键的

就是要确立以权利为中心的新人口政策体系。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适当“还权于民”，另一方面需要适当“赋权于

民”，权利的保障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基本前提。  

    对民权的尊崇和维护是衡量未来人口计生工作质量高下的根本尺度。中华民族需要维护、保障和促进的是全体人口

的生殖健康权、民主话语权、自由流迁权、女胎平等的出生权、女孩平等的受教育权、成年人口的生育决策权、成年人

口平等的婚姻生育权、成年人口平等的劳动参与权、计划生育家庭的亲情幸福权和计划生育老人的家庭养老权，等等。 

    权利保障发展，自由促进发展，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作者系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博士生导

师）    （来源：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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